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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刘快腿刘快腿””到到““王疯子王疯子””
——胶东地下交通线上的革命家庭刘明达一家
高守莲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昆嵛山横亘烟台、威海两
市，峰峦连绵，大小山头百余
座，是胶东武装革命的圣地和
红色摇篮。90 年前的“一一·
四”武装暴动队伍番号为中国
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是土地
革命后期北方沿海地区和山东

省内仅存的一支红军队伍。以
其为骨干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
救国军第三军走上抗日战场，
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
第五支队，成为胶东抗战的中
流砥柱。

在昆嵛山区这块红色的革

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武装与人民鱼水相依、血
肉相连，其中文登县（今威海市
文登区）界石镇闫家泊子村的
贫苦农民刘明达一家就是这
块红色沃土上培育的革命家
庭典型。

刘福考牺牲时年仅21
岁，给年轻的妻子王淑贞留
下了 2 岁的女儿和怀孕 8
个月的遗腹子。丧夫之痛
没有击倒这个柔弱的女
人，她强忍悲痛，在刘福考
牺牲两个月后生下了儿
子。她到丈夫坟前立誓：
一定要把儿女抚养成人，
走丈夫没有走完的路，将
革命进行到底！

王淑贞原名王国兰，
1915年 5月出生于山东文
登。刘福考牺牲后，为继承
丈夫遗志，毅然将名字由

“国兰”改为“淑贞”。在日、
伪军狼狈为奸，疯狂杀害共
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昆嵛山
一带成为白色恐怖重灾区
的形势下，她于1939年 10
月11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为应对革命斗争的严
峻形势，地下党组织实行单
线联系开展工作，保密性极
强，王淑贞不知道公公是早
期入党的地下交通员，刘明
达也不知道儿媳已秘密加
入共产党。为不连累儿媳
一家，已经做好牺牲准备的
共产党员刘明达对妻子说：

“我随时可能牺牲，福考只
留下了两根苗，我不能连累
她们母子，你劝劝她，带着
孩子找个好人家改嫁吧！
要不，分出去自己过也行。”

不了解公公身份的王
淑贞把此事向党组织做了
汇报。党组织从对付敌人、
有利情报安全传递方面考
虑，决定顺势而为，全力支
持王淑贞另立门户，借机寻
找一处偏僻住房，作为新的
秘密联络点，以躲避敌人耳
目。王淑贞承担地下交通
员这一重要而又危险的工
作后，她的家也成了党组织
的秘密联络站。干部在菜
窖子里开会，她带着孩子挖
野菜、做针线活打掩护，还
为同志们烧水送饭。

那时传递的情报（纸
信）一般分三种：没做标记
的属于普通；插鸡毛的，表
示十分重要，要赶快送；插
着一根鸡毛和一根火柴的，
表示十万火急，要不惜一切
代价送出。为防止被敌人
抓到暴露秘密，王淑贞几经
思忖，想出了一个装疯的办
法。于是，“王疯子”“疯婆
子”便取代了阎家泊子村那
个贤惠的刘家媳妇。王淑
贞遭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

白眼和嘲笑。
为到阎家泊子村外三

里地一处山神庙宇旁石窝
子中的秘密联络点传递情
报，白天她假装上山挖野
菜，晚上伪装成去庙宇祈
福，不仅要面对天黑草深、
豺狼野兽，最担心的是被人
怀疑、盘问。无论遇到多么
亲近和熟悉的人，王淑贞都
牢记党纪，假装不识，从未
露出破绽。

为麻痹敌人，王淑贞挽
起发髻，将写有情报的纸条
卷在发髻里，插上结婚时刘
福考送给她的那朵珠花，颠
着小脚往返奔波于情报点
之间，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
各种情报传递任务，从未出
过一点差错。

1947年起，王淑贞先后
担任了阎家泊子村青救会
长、妇救会长。为解放战争
的胜利，她逐户动员村内年
轻人南下支前，不到百户的
阎家泊子村，近三分之一的
年轻人参军上阵，被评为全
区支前模范村。

新中国成立后，王淑贞
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与
村民一起垦荒山、开良田，
努力改变全村面貌。1983
年，年近七旬的王淑贞退出
一线岗位，当起了村里的党
风廉政监督员。谁家有个
大事小情，她颠着小脚跑前
跑后，100岁时还坚持步行
参加村里的党员会议，帮助
村里义务清扫街道。

刘明达一家人坚定不
移跟着共产党，前赴后继干
革命，成为一门两烈士、两
名地下交通员、五名共产党
员的革命家庭。正如刘福
考烈士故居大门上“天福惊
雷震四海，昆嵛贞杰炳千
秋”的楹联，革命家庭红色
血脉相传，红色精神永放光
芒。刘明达女儿刘振贤在
两个哥哥牺牲后，20岁入
党，担任了里口区妇女主
任；幺儿刘振池16岁参军，
1950年入党，转业后担任过
青岛国棉三厂党委副书
记。他们牢记党的宗旨，在
各自的岗位上追求着共产
党员的坚定信仰，践行着为
人民服务的光荣使命。

作者注：参考资料采自
昆嵛山红军展览馆、昆嵛山革
命陈列馆、胶东革命文献陈列
馆以及图书《红色胶东英烈故
事》第一辑等。

刘明达的长子刘福考，原名
刘振海，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同年底参加中共胶东特委
组织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
游击队“一一·四”武装暴动。暴
动失败后，东路三大队队长于得
水率领突围的二十余名队员转
入昆嵛山，刘福考随一大队队长
王亮率领的十几名暴动队员转
移到昆嵛山北麓。不久，胶东特
委委员刘振民主持进山的两部
分队员汇合在一起，继续擎起中
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的大旗，
在于得水带领下，坚持在昆嵛山
区进行战斗，刘福考家成为游击
队的秘密联络点。

刘福考跟随胶东红军游击
队，几乎住遍了昆嵛山上的大小
石洞，尝遍了漫山遍野的山果野
菜，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游
击战，袭扰得敌人惶恐不安。敌
人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清剿”，妄
图扑灭胶东革命的烈焰。

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刘福考
和游击队员们采取分散与集中、
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反“清剿”战斗，巩固发展昆嵛山
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36年 6
月2日，刘福考参加胶东红军游
击队奇袭界石联庄会战斗，大获
全胜。战后，他动员全家帮助游
击队掩藏了缴获的武器。7月31
日晚，王亮率领刘福考等9人小
组，惩处作恶多端的国民党密探
江全德。刘福考亲手处决了江
全德后，小组成员在向西撤退
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大批
军警的伏击，刘福考腰部中弹负
伤。为掩护其他同志撤离，刘福
考强忍疼痛，匍匐在沟旁连续向

敌人射击，不幸又连中两枪，肠
子流了出来。刘福考置生死于
度外，只有一个信念：“不当俘
虏！不能把枪落在敌人手里！”
他一只手捂着流出肠子的伤口，
一只手用力扒土，埋藏了枪支，
咬紧牙关，拖着血流不止的身
躯，趁黑夜艰难地向姜家泊子村
边的孤房爬去。当他挨近门口，
吃力地叫人时，早被枪声惊醒的
王大爷打开门，看到躺着的血人
是刘福考，马上找来两个年轻人
把他送回了闫家泊子村的家里。

刘福考回到家，天还没亮。
他知道情况紧急，强打精神，断
断续续向父亲讲述了负伤经过，
央求说：“爹，敌人一定会搜查，
反正我是活不了的，宁死也不能
做俘虏!你快用绳子勒死我吧！
我死后，你把枪挖出来交给游击
队。”父亲见到血肉模糊的儿子，
早已肝胆俱裂，听到儿子的要
求，他全身颤抖，哪能下得去
手？但不绝于耳的狗吠声说明
搜捕的敌人已经进了村！刘福
考再三请求：“快！快！敌人马
上就要来了！”悲恸欲绝的刘明
达凭着共产党员的顽强意志，背
起儿子，藏身于玉米地。

进村搜查刘福考的敌人毫
无收获，便开始漫山遍野进行搜
索。刘福考凭着“宁死不当俘
虏”的坚定信念，拼尽全力，躲进
了玉米地的枯井底，涌进玉米地
搜查的敌人一无所获。

敌人前脚离开，刘明达后脚
奔进来，听到枯井里传来微弱的
喘息声，他急忙过去，竟看到儿子
倚在不深的井底。敌人的搜查仍
在继续，刘明达找了根绳子，把刘

福考从井底拉上来，毫不犹豫地
把他背到了草木茂盛的祖茔地。
奄奄一息的刘福考再次示意父亲
赶快动手，刘明达也明白儿子确
实活不成了，却怎么也无法对亲
骨肉下手。但儿子“宁死不当俘
虏”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他，他咬破
嘴唇，在树上为儿子拴好了绳索，
含泪离开了茔地……

贼心不死的敌人搜不到刘
福考，就毒打刘明达夫妻。天明
折返回村的清剿队顺着血迹追
到刘家祖茔，才相信刘福考“宁
死不当俘虏”，自缢身亡。

敌人抓不到活人，连尸体也
不放过，残忍地割下刘福考的
头颅，挂到汪疃集示众。痛失
儿子的刘明达妻子发疯般地哭
喊着，冒死把头颅抢了回来，悲
痛欲绝地抱着儿子的头颅在河
边蹲下，用颤抖的手蘸着缓缓
流淌的河水，擦洗儿子头颅的血
污，为儿子洗净了最后一次脸，
埋葬了儿子。

遭受毒打又经受失子痛苦
折磨的刘明达妻子留下了严重
的后遗症，身体萎缩得几乎佝偻
成圈，长期疼痛难忍，但她仍坚
贞不屈地帮助丈夫做地下交通
工作。

1941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
战略相持阶段，刘明达次子刘振
秀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
队。同年8月，他与6名战士到牟
平双岭前村执行战斗任务时，不
幸被日伪军包围被捕，遭受严刑
拷打，宁死不屈，敌人得不到情
报，残忍地将7人活埋。年仅23
岁的刘振秀牺牲后，其妻子不堪
打击病逝，留下了一岁多的儿子。

1927年12月26日，胶东农
村第一个党支部在莱阳前保驾山
村（现隶属莱西市）诞生。1928
年春，海阳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夏
泽、黄崖底、桑梓口等村秘密建立
起地下交通线，莱（阳）海（阳）边
区党的活动呈燎原之势。1933
年3月，中共胶东特别委员会成
立，牟平与海阳交界的霄龙寺鸡
鸭公司作为秘密联络站，负责印
制和保存党的文件、密藏以及转
送枪支弹药，与胶东各地党组织
进行联络，各组织设地下交通员，
负责重要情报的接收和传递。

为保证地下工作安全保密，
实行交通员单线联系互不碰面的
方式，每个交通员按照组织确定
的秘密联络地点定时取信，再秘

密投放到下一个交通站点。
文登地方党组织在位于当时

的文(登)牟(平)威(海)三地交界处
的文登县界石镇阎家泊子村建立
了地下交通站，由秘密入党的共
产党员刘明达担任地下交通
员。刘明达个子高、腿长，走路
快，在负责界石西院下初村、长
夼店子两个党支部地下交通的4
年间，把信件藏于粪篓里，从未
出过差错，被胶东红军游击队领
导人之一的王亮称作“刘快腿”。
有一次，刘明达被敌人怀疑，敌人
把他抓到界石联庄会审问，坐“老
虎凳”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只好把
他给放了。

在“一一·四”武装暴动后的
1935年到1938年，刘明达的家

成为我党地下秘密联络点，王亮、
陈英序等游击队领导经常在这里
开会、食宿。为保证联络点安全，
刘明达在自家房西头的菜园里建
起一个两面坡的草铺子，在里面
挖了地洞，用杂草掩盖洞口，以防
被发现。

刘明达为了信仰做党的地下
交通员，影响并带领四个子女和
长媳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刘
福考、次子刘振秀先后为革命
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刘明
达强忍失去两个儿子和次媳的
悲痛，把痛苦埋在心里，继续为
党秘密进行地下交通工作，在
生死线上为革命事业奔波，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村干部，
继续为人民服务。

为信仰 继承丈夫遗志

为信仰 秘密担任地下交通员

为信仰 宁死不当俘虏


